
语
文
学
刊

2011.4

○魏城璧
（香港理工大学，中国 香港 518057；南京大学文学院，江苏 南京 210093）

［作者简介］魏城璧，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专任导师。南京大学文学博士、香港大学荣誉哲学硕士、文学士，英国特许语言学会会员。研
究方向：戏剧戏曲学、双语企业传讯研究及戏曲翻译研究。

明 清 女 性 剧 作 家 的 覺 醒

[摘 要] 概览我国戏曲史的发展，女性剧作家的产量及存量虽然不多，但她们却是戏曲版图上不可
缺少的一块，而其中又以明清两代的女性剧作家最为活跃，她们的作品不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转
变、观念的改变，更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。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明清女性剧作家中的佼佼者—王筠的《全
福记》，窥探清代女性剧作家如何通过戏曲创作展露女性意识，并藉此探讨女性意识的抬头与当时社会、
观念改变的关系。

[关键词] 明清；王筠；《全福记》；女性意识；女性剧作家
中图分类号： I 206.2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672-8610（2011）04-0048-03

———论《全福记》的女性意识

引言

在我国戏曲史发展的历程中，女性剧作家的产量及存量虽

然不多，但她们却是戏曲版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，[1]当中又明清

两代的女性剧作家最为活跃，[2]她们的作品量较多，且部分剧本

亦得以流传下来，为我国戏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材料；她们的

作品不但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转变、观念的改变，更可体
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。
从作品的产量、素质、存量及影响力来看，在众多的明清女

性剧作家中，又以王筠最为突出。她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备受推
崇，她的父亲王元常、儿子王百龄、叔父辈朱珪、甘泉令袁侯、毕
太夫人均对其文笔、剧中的奇情赞叹不已。[3]她现存的作品只有
《繁华梦》及《全福记》两部，而朱珪在《全福记》的〈序〉中不单说
明了当时的读者对王筠作品的评价，也对《繁华梦》及《全福记》
进行了初步的比较：

“长安女史王筠，余同年南圃王君之女也。生有慧性，于诗
书无不淹贯。自恨不为男子，特撰《繁华梦》一剧，以自发抒。庚
寅，南圃访余晋阳臬署，出以相示，余曰：‘曲则佳矣。但全剧过
于冷寂，使读者悄然而悲，泫然而泣，此雍门之琴，易水之歌也。
奏于华筵绮席，恐非所宜耳。’南圃以为然。归以告筠，筠唯唯。
越次年，而《全福记》又脱稿矣。南圃托邮筒寄余京邸。余展而读
之，见其竖义落想，处处出人意外，而且另辟蹊径，都不剿袭前

书。《繁华梦》如风雨凄凄，《全福记》如春光融融。譬诸兰桂异蕊
而同芳，君邢殊姿而并丽，真闺阁之俊才，而词林之双璧矣。《繁
华梦》于戊戌春见赏于吴门观察张公，为之捐金授梓。今年夏，
甘泉令袁侯见《全福记》而悦之，爰与同人等相佽助，登诸梨枣，
俾与前书并出问世。南圃索弁言于余，余为闰秀多才，指不胜
屈，未有以填词著者。兹则绿窗二编，先后辉映，等于阳春白雪
之调。信乎！琅琊灵淑之气，钟于女流，而家学渊源，其胚胎洵有
所自也。因为书以贻之。”[3]

〈序〉中提及《全福记》一剧“竖义落想，处处出人意外”，这
大抵跟王筠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大量运用了“易装”、“变性”[2]不
无关系。事实上，王筠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，不论男女均体现了
女性意识的觉醒。这里所说的“女性意识”是指女性意识到女
性在父权社会下集体的存在，而认同女性与男性有同等价值，

进而关怀女性的人生境遇与生活福祉。[3]本文将尝试从《全福
记》的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者在剧中展现的女性意识，并探讨
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时代、社会、观念改变的关系。
一、情欲追求的自主性
《全福记》一剧中的四位女角都有着情欲追求的自主性，她
們的行為、言語说明了女性与男性同样追求情欲，表现出男女
同等的态度，是女性意识的觉醒。所谓的情欲，又可再细分为
情、欲两项：情者，包含了爱情、友情；欲者，是指对情色、理想婚
姻的追求。
若要谈剧中追求爱情自主的人物，就不能不提沈蕙兰及柳

春娟两人。沈及柳两人的背景与贾玉翘不同，两人的家庭皆不
完整，不像贾女，得父母庝爱，又与才子文彦订婚，所以“闺阁
性娇羞，依绕双亲左右”，[3]可讲备受关爱。沈及柳两人均需为自
己的婚姻打算，所以两人对爱情、婚姻的追求更见积极、主动。
沈蕙兰在【第四出·会月】中为男主角文彦的“丰神”所倾

倒，她不单主动结识文彦，在知道文彦已订亲后，仍在【黄莺儿】
一曲表示“看他春生玉颜，丰神画难，便使君有妇，我也情甘
愿。”[3]及后在【第十出·谈心】又再次为自己争取机会，进一步游
说文彦接受“重婚”，故此她在出中云：“年兄，似你这年少巍
科，既然是富贵双全，岂可少金钗十二？”，纵使文彦以“夫妇大
伦，自不可少，那些姬妾余情，非吾意也。”、“强人再婚，终伤雅
道。”等说话反驳，她仍然表示“怜才择配，自是美谈，纵使重
婚，未为不可。”[3]

柳春娟在【第六出．订妾】的表现也不遑多让，当她在山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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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遇上“风流少年”的文彦后，她不但亲自奉茶招呼他，更明示
要母亲把握机会为她缔造良缘：“孩儿方才闪在竹篱边，听见
那人姓名家世，可为全美，失此机会，只怕难寻了。”；其后梅氏
为女儿提亲时，也明言“此情实出小女所愿。”[3]自古常见男性
遇上“艳色”而提亲，鲜有像柳氏这样，遇到“才貌俱全”的文
彦，便主动要求结缘的女子。由此看来，此两人对情欲追求的自
主性几可媲美男性对情欲的追求。
此处补充一点，如果比较一下两人对爱情、婚姻的追求，两

人的表现是同中有异。沈蕙兰对爱情、婚姻的追求是需要外力
来引发及支持的，沈氏的外力来自婢女春英，春英的说话引起

了小姐的欲求，例如：在【第四出·会月】中，春英先指出“小姐，
看你才华绝世，美丽无双，有限青春，岂宜虚度？”；进而带出邻
家有一好男子“隔壁李家亭子上，坐着个少年，生得好不标致
哩。他若在时，不妨就开了角门，竟与他相见。”；[3]期后，春英更
以行动支持小姐，为她主动呼唤文彦，牵引红线；而在【第十六
出·夜访】中，春英的一句“什么商量？小姐忒煞假假惺惺了，春
英是要说的呢。”[3]让沈氏放下身段，接受贾氏的安排，促成了小
姐的一段姻缘。她的积极参与不难令人想起《西厢记》的红娘，
而柳春娟则自己主导对爱情、婚姻的追求，她的母亲只是依柳
氏的意思行事，隐含着《牡丹亭》里春香的影子。
除了沈、柳二女外，薛凤华亦有表现出追求情欲的自主性，

但她的追求主要还是弥留在思想层次，她在【第十七出·交兵】
的〔前腔〕曲中便流露出对李云杰的倾慕：“卫玠容加粉，潘安
玉作胎，素袍光映银环铠。水剪双瞳真无赛，威风凛凛偏丰采，
进止风流堪爱。不想到吴越干戈，反惹下相思情债。”，[3]在【第十
八出·议降】里，她明言说“见那少年将军，人品武艺，可称双
绝，但不知他名姓，曾否婚娶？若得托付终身，我愿毕矣。”[3]这里
可以看到她的“愿望”还是挺明显的，可惜她却未能做到知行
合一，主动追求李氏，最后还是依仗赵氏及太后的助力才能实

践愿望。
剧中不独强调对爱情、婚姻追求的自主性，还包含了对友

情追求的自主性。作者运用了一连串的“奇情”来凸显贾玉翘
与沈蕙兰这对好友的情感，剧中的贾玉翘与沈蕙兰“意合情投，
结为姊妹”，[3]而沈蕙兰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，女扮男装上京赴
考，后来更高中进士，贾氏对沈氏女扮男装，赴考中举之事甚为

担心，一直怕她会被人识破，所以便想尽办法保护她，她认为只

要让蕙兰下嫁文彦，一切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，因此她先后游

说其公公婆婆、父母亲、沈氏及文彦去接受这项安排，直是义重
情深。
为了让沈氏同意这项安排，她表示愿意“把花封相让”，[3]

甚至以身犯险—女扮男装夜访蕙兰，她可真是“为了沈妹姻事，
费尽心机”[3]。要知道根据当时的道德标准，妇女是“莫窥外壁，
莫出外庭”，[4]除非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贞节，否则社会普遍
是不能接受妇女易男装之举。[2]但她仍不顾一切，易服出门，为的

就是要为沈蕙兰、柳春娟“将你两同年，成就双鸳伴。”；在这项
安排上，她不单没有弃柳春娟不顾，并承诺：“柳姬，你且安心在
此，待老爷得胜回京，成就了沈小姐姻事，自然完你终身。”[3]

若深入剖析，不难明白贾氏对沈蕙兰的关心是出自友爱，

而对柳春娟的关怀则为对特殊境遇的女性与生活福祉的关注，

她更表示自己并不介意与丈夫分隔两地，因为丈夫要保护国家

“并不怨拆鸾凤两地分，惟愿取国清宁家和顺。”，但却担心丈夫

在外，冷落了沈、柳二女“则怕担搁了寂寞兰闺两玉人”，无怪
乎其婆婆称赞她“这等小小年纪，就如此大量，难得难得。”，[3]

其母亦称之“贤明”。[3]她对友人沈蕙兰的关怀，对境遇坎坷的

柳春娟的关心，正好表现出作者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及女性意识

的流露。
二、“新女性”的形象塑造
剧中塑造的“新女性”形象也反映出女性意识的觉醒。明清

年间流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说法，正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压
抑。[4]不过，也有不少明清年间的学者开始认同女性的能力与地
位，并反对“无才是德”的说法，冯梦龙、叶绍袁、李渔等纷纷提
出女子应有才有德，叶氏曾提出“三不朽”之论，强调“德”、
“才”、“色”三者的重要，及至清中末，袁枚、梁启超等人更是积
极提倡妇女运动，为女子办学。[5]

明清文学研究者高彦颐指出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强调

“才”、“德”、“美”三者兼备，高氏更表示这种“新女性”形象的
打造见证着性别的共等，[6]林辰对清初部分言情小说中的“佳
人”有这样的介绍：“佳人是一代美的典型—这美，是才、美、德、
智、胆的完整统一”，林氏的介绍与高彦颐提出的三者兼备都说
明了明清年间出现的“新女性”形象代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。[5]

而《全福记》的女性角色设计也同样反映出作者对“新女性”形
象的认同和女性的自觉意识。
我们不妨从贾玉翘一角谈起，这个角色最引人注目的地方

就是“德”。说起妇德，便要上溯至《礼记》、《女训》、《女论语》等
典籍，古代女子教育特别强调的是“四德”—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
妇功，但以上的典籍对“四德”都欠缺详细的说明。及至清代的
蓝鼎元才对四德作了详情的说明。[2]若以剧中的贾玉翘作参照，

不难发现贾氏的形象、行为均符合蓝鼎元在《女学》中提出的条
件，例如贾氏能“事夫”、“事舅姑”、“事父母”、“重义”、“贤智”等，
此外，她更是“才智高明德性柔”，而且“才容端丽”，可谓集“德”、
“才”、“色”于一身，文彦在剧中亦重申了贾氏的“德”、“才”、“色”
统一：“且喜夫人贾氏，不但姿容绝世，更兼才德无双。”[3]

这里顺带一提，贾玉翘表现出来的“德”比蓝氏所说的“德”
又有着明显的差异，蓝氏的“德”强调的是在家侍奉丈夫、翁姑，
而贾玉翘的“德”则强调了“义”、“智”及“言”：她为了说服沈蕙
兰，不惜“改做男妆，往他寓所面讲一番。”，此为“义”；她为了让
沈氏入门，先后游说公婆、父母、沈氏，最后才说服文彦，此为
“智”，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智慧的表现；她在【第十三出·诉情】
一出中通过一连串的“利辞”理清丈夫与柳春娟千丝万缕的关
系，[3]此为“言”。她在三处的表现，明显地带出了作者对女性形
象的肯定。
刘咏聪的研究指出清代前期小说中，女子的形象多以

“才”、“色”兼备为主。[4]沈蕙兰也不例外，她的形象当以“才”为
中心，但亦不乏“德”、“色”的特性。剧中的沈蕙兰随同文彦、
李云杰上京应考，并与文彦一起高中，反而李云杰名落孙山，此

为“文”。但她的“才”并不“妨德”，她易男装是为了自身安全，以
便上路，这并没有道德的问题，而且，她虽对文郎有意，却没有

任何故意卖弄色情或越轨的行为，也没有企图抢夺好友的丈

夫，她在剧中自抒：“我沈蕙兰，当初一念看中文生，几番欲订终
身，怎奈羞难齿，只得含忍。想我与贾家姐姐，情以同胞，若得同
归文生，料必相安。”，[3]可见她深为文郎一事困扰，此为“德”。再
说她亦是一位“才华绝世，美丽无双”的女子，[3]此为“色”也。 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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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中的另一主要角色———柳春娟，亦是兼备“德”、“才”、
“色”的女性，她又以“色”最炫目，男主角文彦第一次遇见柳春
娟便为之倾倒“转松阴惊见如花貌”、“山谷之中，竟有如此艳
色，真奇遇也。”，[3]李云杰对柳氏美姿的惊叹：“隔户麝兰飘，入
目容光耀。”[3]“一位绝世佳人，真个是远翠眉峰秀，秋水眸光
溜。”，[3]连贾玉翘也称她“果风流万般，果风流万般，娇小堪怜，
依依身畔。”，[3]由此观之，柳春娟果真堪称“绝色”！而最重要的
是她的“色不妨德”，她对文彦的专情，符合《礼记》的“妇德，贞
顺也”，[4]亦即是林辰所指的“对爱情的忠贞”，此为“德”也。[5]再

者，柳氏言谈用辞优美典雅，亦颇具“才”气。
她的眼光、决断力亦叫人惊讶，譬如说她一看便知文彦是

个好对象，所以便当机立断，请母亲向他提亲“孩儿方才闪在竹
篱边，听见那人姓名家世，可为全美，失此机会，只怕难寻了。”；
[3]而当文彦表示不能接纳柳氏为妾时，柳氏亦立刻决定不再纠

缠文郎“他方才一段言辞，恩断义绝，我们若再流连，受人憎厌，
不如竟允其言，安知非福？”，并接受文郎的提议，她更主动提出
“这玉环本是当初聘物，如今还留他何用？不如早早交还，结果
了这椿公案。”。[3]由此观之，她的眼光、决断力已足以显示出“才
智”过人的一面。
即使是女配角薛凤华，亦是一位兼备“德”、“才”、“色”的女

性，作者虽然没有通过情节上的安排来显示出她的“德”、“才”、
“色”，但却借了他人的说话来交代她的特性，如赵氏的介绍
“这寨主本姓薛氏，小字凤华。他虽是钗裙，才智胜如男子，生得
来仪容秀丽，果然赛玉欺花；性格聪明，真是能文善武。似这等
绝世佳人，自当配无双国士。”，[3]李云杰的描述“似弱柳临风舞，
娇花带露开，女魔君降下了青天界。羡他绿云环也把金盔载，小
尖靴还倩征裙盖，掩映千般姿态。妙笔丹春，传下了明妃归塞。”
[3]，可见薛凤华的风华绝代、才智双全；而她对李云杰的专情及
出嫁后顺从丈夫的表现，亦可展现出她的“德”，一如李云杰在
【第二十三出·劝婚】中指出“薛氏夫人，且喜人虽将种，性却温
柔，与下官情同鱼水。”[3]

三、男性人物的“特殊”言行、际遇
作者的女性意识不仅在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中呈现出来，

她亦透过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女性与男性共等的意识。
作者通过男主角文彦、男配角李云杰的言行、际遇表现出女性
意识。
文彦在剧中可谓“艳福不浅”，他分别跟贾玉翘、沈蕙兰、

柳春娟三人缔结良缘，但他却表示除了正室贾玉翘外，其他女

子均非自己的所喜的，例如他在【第六出·订妾】对梅氏的提亲，
有这样的评语：“抵死相缠，进退难推调。悔无端自往寻烦恼。”。
[3]他对沈氏提出的“金钗十二”，有这样凡反驳“夫妇大伦，自不
可少，那些姬妾余情，非吾意也。”、“强人再婚，终伤雅道。”；[3]

面对云杰的劝婚，反应如下：“本是金兰友，怎做得鸾凤偶？”，表
明不愿意接纳沈氏，他更明言自己与贾氏“琴瑟两绸缪，百年期
守，怎忍把结发情分，落在了先贤后。”，[3]他虽是男儿身，却有
着女性对爱情、婚姻的专情，他的言行、对爱情、婚姻的看法几
可媲美女性的忠贞、专情。作者利用了角色的设计把女性与男
性共等的意识表现出来。
不可不提，作者也利用了角色的际遇表现出女男共等的意

识，在传统的婚姻中，经常会出现男性抛弃女性的情况，正如柳

氏在剧中担心自己被弃，惟作者运用有奇特的情节安排设计出

男性被女性抛弃的情况，在【第十三出·诉情】中文彦便对自己
被柳氏抛弃一事感慨万分：“事堪奇，笑他颠倒，红粉负男儿。”[3]

这种“颠倒”的安排不独反映出作者的苦心，也体现出作者对
于女性与男性待遇共等的坚持。
除此之外，李云杰的遭遇也体现了作者对女性与男性共等

的追求，并认为个人才能比性别更为重要，故文彦、李云杰、沈
蕙兰三人共同赴京考试，文、沈两人才华出众，高中而回，惟李
氏名落孙山，正所谓应试论才能，男女平等，女子有才就可以与

男子一样，光耀门楣，沈蕙兰的成功也说明了作者对女性能力

的肯定，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明证。
結語

王筠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，在《全福记》展示出女性对
情感追求的自主性、男女共等的意识、对特殊境遇女性的关怀，
这都代表着女性意识的抬头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筠有这样

的想法？这大抵跟当时的社会环境、作者的个人际遇、读者的态
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明末清初年间可以说是传统礼教的复苏期，虽然社会上对

道德礼仪十分重视，与此同时，愈来愈多“中上阶层”[4]的家庭
想为自己的女儿“增值”，让她们读书写字，这些父母的本意是
要让女子“学习扮演传统为她们定下的性别角色”，[5]但女子们
却因此而有机会步向思想的解放，她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圈子，

并透过书信、文章、诗歌及戏曲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肯定自己的价
值，进而主动追求完成自己的欲望，希望缔造男女共等的环境，

而清代的文学作品中的“佳人”亦多为才德兼备的女子。
除了社会因素外，作者自己的背景、经验、性格、价值、理想

均会通过其作品显现出来，王筠作为王元常之女，父为清代进

士，家学渊博，且“生有慧性，于诗书无不淹贯。”，王筠一生最
引以为憾的就是自己“不为男子”，纵有满腹经纶，却无法施
展，她虽然肯定了自己的能力，但在社会制度的压迫下，她只好

把满怀大志，借戏曲创作来“发抒”，所以她每每借剧中的女性
人物的形象来凸显自己的才能，又以“易装”的手法让女子（自
己）摆脱社会的枷锁，一展所长，并带出帼国不让须眉的信息，

显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。
最后，读者的支持亦是不可忽视的一环，王筠的《繁华梦》

备受毕太夫人“激赏”，《全福记》得甘泉令袁侯的支持，这些读
者在精神上及经济上的支持，让作者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、
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促使女性意识的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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